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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的背景下，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选取

四川省成都市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2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深入访谈，并基于需求视角分

析老年人实际的数字需求，提出了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对策。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可以根据

掌握数字技能的必要性和对数字技能的态度两个方面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主动型需求、探索型需求、勉

强型需求、渐退型需求。本文以老年人数字需求为基础，从提供个性化的数字素养提升服务和针对性的

数字技能培养方式两方面入手探讨了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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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and digitalization superposition,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el-
derly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2 
elderly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analyzed the actual digi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pers-
pective of demand,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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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igi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necessity of mastering digital skills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digital skills, namely, active needs, ex-
ploratory needs, reluctant needs and gradual needs. Based on the digi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from two aspects: pro-
viding personalized digital literacy promotion services and targeted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methods, 
which will help the elderly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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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末，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 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1 年度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 2021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73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9%；

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05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2%。根据国家卫建委预测，中国将在 2035 年

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当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互

联网通信技术也在不断提高，数字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世界，数字浪潮已将老年人裹挟其中。 
老龄化遇上数字化，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参与主体的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却不断被“排斥”，尤其在

新冠疫情之后，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罗强强等学者基于一项老年人样本数

据(N = 593)调查发现，老年人数字素养整体偏低，并且在“接入层”、“使用层”、“知识层”3 个层

面呈现递减趋势[1]。数字融入困难，归根结底是数字素养不够和数字能力欠缺。对此，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专门提到要“开展

数字助老行动”，促进数字社会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升。《纲要》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定义为：数字社

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

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数字素养深刻关乎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尤其像在新冠疫情这类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人们行动受限，只能依赖于数字网络技术获取日常生活所需和寻求帮助，数字

素养甚至关系着老年人的生存问题。数字时代，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已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同时也

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关键手段。但由于老年群体自身存在诸多局限，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面临着严

峻挑战。 
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不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政府、社区、企业等组织积极响应政策以

及落实行动中，始终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关注外界能为老年人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这种“供给视

角”下的行动策略仍是当前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主流，但却忽略了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即老年人真

正需要的数字素养是什么[2]。了解老年人真实的数字需求，才能以有效的途径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

实现养老资源、数字资源的高效配置。因此，我们需要转换以往的研究视角，从需求角度出发探究老年

人数字素养的提升问题。 

2. 文献回顾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 Yoram Eshet-Alkalai 在 1994 年提出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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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已经成为了欧盟发展战略的目标。2007 年，欧盟在第 1 版《终

身学习核心素养：欧盟参考框架》中将“素养”界定为知识、能力、态度的融合体[4]。2013 年，欧盟发

布了第 1.0 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创新地提出了“五步法”素养框架构建模式，初步勾勒出公

民数字素养框架。之后，欧盟分别在 2016 年、2017 年和 2022 年对此框架做了补充和更新，数字素养已

经成为了一个国家公民核心素养的关键。 
当前，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加速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公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民数字素养也逐渐成为了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以欧盟的“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为基础，经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LGF)”等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素养能力域框架已达成了基本

共识[5]。之后，学者们的关注点从全民数字素养框架以及评估指标的构建发展到了对某一领域、某一群

体的关注。例如，李宝敏从理念取向、结构内容、评价与描述、意义价值四个方面研究分析了新西兰老

年人数字素养评估框架，提出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研究要从实际国情、情感态度、生活情景出发[6]。
随着研究的继续推进，学者们已不再拘泥于数字素养框架和评估指标的建立，进而发展到对数字素养现

状调查、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以及将数字素养作为变量研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等[7] [8] [9] [10]。由此可见，

学者们对数字素养的研究扩散到了各个领域和群体。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老年

人数字素养的现状、测量、影响等方面展开。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主要是关于各个国家老年人数字素养

项目实施情况以及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调查、原因分析和提升策略。首先，关于老年人数字素养项目实

施情况，许多学者分析了国外比较成熟的典型案例。罗艺杰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及中国的老年人的

数字素养教育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国外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教育是由政府主导，多机构共同参与努力的成

果，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重视[11]。卜淼分析了新加坡图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的背景、

内容、特点和有益经验[12]。刘晓娟等人选取了 15 个欧洲老年人数字素养项目作为典型案件进行了调查

和分析，发现欧洲老年人数字素养项目具有多层次设计教学内容、聚焦数字化应用场景等特点[13]。其次，

关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现有研究指出，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整体偏低，老年人面临着巨大的数

字鸿沟和数字困境。究其原因，在数字科技产品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新媒体技术、智能产品、

页面交互设计等数字科技产品的便利性都更倾向于满足年轻群体的需求[14]。智能产品都尽可能将自己的

功能变得复杂、多元、综合，能满足使用者多样化的需求，这种设计本身就对老年人不友好[15]。在老年

人自身方面，随着年龄增大，必然会出现生理衰老现象，例如智力退化、学习能力减弱、视力听力和记

忆力减退等，使用数字产品因受身体条件的限制存在着很多障碍。而且，心理层面上老年人对数字科技

有排斥，甚至有“科技恐惧症”、“智能技术恐惧症”[16]。相较于年轻的“数字原住民”来说，老年人

的数字生活面临更多“未知的未知”[17]，他们更需要外界的帮助。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使用定量研究方

法讨论如何测量老年人数字素养、分析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以及将老年人数字素养作为变量，探

讨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在外国的研究中，Ji-Hyeon Jeong 和 Sung-Man Bae 使

用韩国国家信息社会局调查数据，认为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呈正相关关系[18]；Sung-Man 
Bae 检验了老年人数字素养在智能手机使用动机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19]。Kevin Munger 等人

研究了老年人数字素养是否会影响他们使用和回应社交媒体的方式[20]。在国内，也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实

证研究，例如，罗强强等人以数字化生存为话题背景研究了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

且数字社会参与在“数字素养–数字获得感”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1]。相较于国内文献，国外这方面的

定量研究较为丰富，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文献中，都缺乏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定性分析。 
总体来说，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供给侧”角度开展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研究。例如，罗艺杰总结了

美国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是由政府发起，制定政策，图书馆行业协会等响应，制定指导框架，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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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及企业等实施，形成自上而下的三级体系[11]。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在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

的对策建议中最为常见，即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宏观规划、多机构合作、社会支持与包容、数字素养

教育方式、智慧化城市建设等[21] [22]。而从“需求侧”角度，即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老年人的数

字素养问题还存在着一定空白，尤其对老年人数字需求的关注更是屈指可数。其实“数字需求”这个概

念在以往的文献中被提及过。徐越就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老年人在生理、安全、情感、

受尊重、自我实现五方面的数字需求[23]，但其余大部分文献中对老年人数字需求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策

建议部分，几乎无深入分析，并且缺少实证调查。 
数字需求是老年人数字素养问题的关键，也是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基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

从老年人的生活场景出发对老年人的数字需求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以需求视角探究老年人数字素养提

升的方法与路径。这不仅能弥补当前老年人数字需求研究的空白部分，也是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影响

机制的补充思考。 

3.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即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

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并对其行为和

意义进行建构，从而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本文以方便抽样和目的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

的多个社区作为调研地点，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展开调查研究；访谈内容主要围绕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及老年人的数字需求两个方面。 
1) 访谈。本文曾以“助教”身份参与过成都市某社区智慧助老课程，参与课程的一部分老年人将作

为本次研究的受访对象，并且本文通过个人人际关系寻找到成都市其他社区的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向被访谈者介绍了本次调研情况和访谈目的后，征得被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开始访谈和录音。本次访

谈提纲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者有意引导被访谈者讨论与研究主题的相关问题和感受。每次访谈之后，

研究者对访谈录音和现场笔录进行整合归纳和分析，并及时总结访谈的策略和技巧，为更好地完成下一

次访谈做准备。 
2) 访谈资料分析。本次调研访谈共收集录音资料约 185 分钟，共转录文字 15,222 字。本次受访对象

共有 12 名老年人，其中男性 4 名，女性 8 名。以 60 岁~70 岁、70 岁~80 岁、80 岁~90 岁三个年龄阶段

分别将受访老年人划分为低龄老年人、中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其中低龄老年人有 4 名、中龄老年人

有 3 名、高龄老年人有 5 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居住方式 自理情况 

A1 女 68 小学 与子女同住 完全自理 

A2 女 86 初中 与子女同住 部分自理 

A3 男 71 小学 夫妇同住 完全自理 

A4 女 64 小学 与子女同住 完全自理 

A5 男 81 无 与子女同住 部分自理 

A6 女 62 初中 夫妇同住 完全自理 

A7 男 72 小学 独居 完全自理 

A8 女 79 无 与子女同住 完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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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9 女 60 中专 独居 完全自理 

A10 女 82 小学 与子女同住 完全自理 

A11 男 84 无 与子女同住 部分自理 

A12 女 83 小学 独居 完全自理 

 
本次调研访谈结果显示，由于年龄带来身体机能的衰老退化，例如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记性

不好等等是老年人数字需求减少的关键，并且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的趋

势。因此，可以从访谈中看出，低龄老年人的数字需求与中龄、高龄老年人相比较而言更为强烈。除年

龄外，老年人的数字需求也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不识字是一部分老年人几乎没有数字需求的主要原因。

总之，老年人产生数字需求需要具备良好的身体机能、一定的受教育(识字)水平、与子女关系密切、有一

定的自理能力等条件。本次调研访谈结果还可以表明目前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仍处于中低段水平。 

4. 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与成因分析 

当前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还存在明显不足。由于身体机能的衰老和退化以及受教育水平有限，相

当一部分老年人不具备掌握数字技能的能力；并且直接寻求他人帮助是老年人解决数字困境行之有效的

方法，这也削弱了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的直接动力。 
首先，身体机能的衰老和功能退化是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欠缺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由于身体条件上

的诸多限制，例如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记性不好等原因而无法使用智能终端设备接入数字世界，

因此始终游离在数字世界边缘。 

“现在我记性也不好了，听也听不清楚，耍不来(智能手机)，简直耍不来。我就用小手机(指老年机)打电话，大

手机(指智能手机)打不来电话，接也接不来。”(访谈对象 A2) 

其次，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他们是否具备正常的数字接入能力。时代因素让许多老年人从

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甚至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不具备读书识字的能力，使用数字设备对他们来说十分困

难。即使在儿女、社区工作人员、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他们使用数字设备时也只能通过图标、画面、视

频等可视化的方式记忆一些非常简单的操作，而无法进行一些需要通过识字判别的操作，独立使用数字

设备的能力很低。 

“他们(指女儿)的旧手机拿给我用的。我平时也要用这个手机(指智能手机)打电话，我会接电话，也会打电话。

微信我没耍过，就只耍抖音。我看得清楚手机上的字啊，但是我不认识字嘛，”(访谈对象 A5) 

此外，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使得他们在辨别虚假数字信息方面十分缺乏安全感。爆炸式的信息通

过数字技术四面八方涌现在老年人眼前，分辨这些信息的虚实对老年人来说一时不知所措。一方面因为

老年人开始出现认知障碍，脑部功能的退化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基本事物的正常判断，所以他们在辨别一

些复杂信息时稍显吃力；另一方面由于新鲜事物的快速成长已经超出了老年人正常地接受、消化吸收的

速度，老年人对数字科技会产生恐惧情绪，总是担忧某些情况的出现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变得不可

控制。 

“我最近老是收到一个短信，说我的身份信息有问题，我的什么什么账户要被冻结了，我还担心的很，不晓得

是咋回事。还有昨天我在微信付款那里看到有个啥子微信支付分，我搞不懂是咋回事撒，我也没有开通过，会不会

影响我微信里的钱啊？”(访谈对象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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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儿跟我说现在通过网络诈骗的多得很，他说喊我在手机上也不要乱点，他说如果我在手机上绑了钱的话

还是有很多风险，之前他(大儿子)都喊我取钱要去窗台上取，不要去机子上取。我不得把钱邦在手机上，从来没有，

现在我手机上都从来没有绑过钱。出去买东西都用现钱撒。”(访谈对象 A12) 

最后，相较于提升自身的数字能力，直接寻求子女、社区、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也许对老年人来说

是更直接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老年人通过学习掌握数字技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需要投入

比年轻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反复练习、琢磨，及时得到外界帮助才有机会真正掌握一项数字技能。但是

在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时，例如生病就医、出行旅游等等，他们可以直接向子女或者身边的年

轻人寻求帮助，这比去学习掌握一项数字技术要付出得更少，效果立竿见影。 

“我到诊所去看病啊，去妇幼保健站啊这些、或者是三圣乡啊这些，这个都是我们娃娃打的车，一般都是他们

带着我们一起，我就不是太会。”(访谈对象 A1) 

“要到医院去的话只能找我娃儿嘛，找他带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啊啥子的，我清不到。”(访谈对象 A8) 

“我(买高铁票)可以找我娃儿帮我买，也可以去问高铁站的工作人员嘛，问嘛。”(访谈对象 A9) 

“我少有去医院。有些时候整不清楚嘛他们(指儿女)就带我去撒。”(访谈对象 A11) 

“我们(出去旅游)一般出去都是跟着子女一路嘛，坐自己的车，不买票。”(访谈对象 A12) 

数字化进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然被智能化方式所取代，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给数字社会公民带来更高效能的服务，但数字融入困难、数字鸿沟巨大仍然是当前老年人建立高品质数

字生活的最大阻碍。因此，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至关重要。 

5. 老年人数字需求分析与类型划分 

5.1. 老年人数字需求分析 

数字需求，即指因数字技术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需要。关于需求的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 1943 年美

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后来许多学者在此理论基础上进

行创新和发展，其中，美国耶鲁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奥尔德弗在 1969 年提出的 ERG 理论认为，人们共

存在 3 种核心的需要，即生存(Existence)的需要、相互关系(Relatedness)的需要和成长发展(Growth)的需

要。本文以 ERG 理论作为需求分析框架探究老年人的数字需求情况，由生活需求而产生的数字需求是促

进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其相互关系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Demand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需求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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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存需要 
ERG 理论认为，生存需要关系到个体的生存问题，即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如衣食住行

和生命财产安全等。一方面，老年人的身体衰老、机能退化，在吃穿用度和活动范围等方面受到许多限

制；并且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俭节约的思维方式一直跟随着他们步入老

年生活，老年人对基本物质条件的需求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老年人退离劳动力市场后，不再

像年轻人背负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生活节奏变得相对缓慢，生活方式也极尽简单。 

“早上起来在小区里走一会儿、转一会儿圈圈。4、5 点钟就起来了，起来了就出去转几圈，然后就出去买菜，

买了菜回来就耍一下然后准备做午饭、弄菜。吃了午饭就睡午觉，然后就看电视，又出去在小区里转圈圈。晚上嘛

看了电视就睡觉了。9 点过就睡觉了。”(访谈对象 A8) 

“我平时没得事就出去走撒、转撒，锻炼身体嘛，就在街上啊、公路啊、公园啊啥子的到处转撒。转耍回来嘛

就坐着看电视，然后就没得啥子事撒。上午转一圈下午转一圈，其他时候就在家里看电视。晚上不出去耍，吃了晚

饭，看会儿电视，9 点钟就睡觉了撒。准时 9 点钟睡觉。”(访谈对象 A11) 

可见，生存需求几乎不会影响老年人数字需求的产生。数字技术走入千家万户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就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在中国也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建立在一个数字技术并不发达的

时代，也许他们固定式的生活习惯中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本就微乎其微。 
2) 相互关系需要 
相互关系需求，即维持人与人之间友善关系的愿望。老年学中经典的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尽

可能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通过社会活动不断获得新的角色，用以取代失去的角色，

改善老年人因为社会角色转变而引发的消沉情绪。可见，老年人的相互关系需求并没有因为年龄增长

而大幅度减弱，相反，由于工作已经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相互关系需求也许会在老年群体中变得更

为强烈。 

“我喜欢聊天啊，在微信上合适的朋友嘛就聊天嘛，我一般发语音，打不来字。”(访谈对象 A10) 

“就(玩)微信嘛，微信有语音通话，要么就直接打电话。还有其他就是抖音。我抖音也关注了很多朋友嘛，经常

看看他们发的视频啊这些，给他们点个赞什么的。”(访谈对象 A9) 

数字化时代，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不再是主流，即时通讯技术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使人们的沟

通交流更加便捷和高效，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相互关系需求。微信、抖音、视

频通话等等由于操作简单易懂，也成为了许多老年人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数字工具。因此，在相

互关系需求上，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可能会得到加强。 
3) 成长需要 
成长需要，即个人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求。现代医疗技术最大限度地为老年人保障了原有的生

活水平，在生存需要和相互关系需要都能满足的情况下，老年人也会寻求成长需要。成长需要尤其体现

在老年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上。数字化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学习和掌握成为

了他们实现成长需要的一个途径。跟上时代的步伐使老年人具有成就感。因此，老年人对自我实现的需

要衍生了他们的数字需求。 

“我好多都懂得到，照相也懂得到，看嘛照相你就点这里、我可以视频，我就点这里，就把他们都的录下来。

我搞懂了的，教一遍就通了。我买菜都在用手机，买菜，我把我社保卡都绑在手机上的，我都喊他们(儿女)教的。”

(访谈对象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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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如果不学些新的东西的话，跟(与)社会都脱节了，我还是觉得我接受新鲜的东西还是比较

快。”(访谈对象 A12) 

除此之外，老年人的数字需求还会随着数字素养的提升向更高阶的需求发展。在一部分学习能力、

探索能力较强的老年人中，进一步对数字产品的探索成为了他们的进阶数字需求。例如在学会使用导航

功能后，自己摸索出更加便捷的导航模式等等。这种进阶式的数字需求大多建立在老年人的主动数字需

求之上。 

“你看嘛高德(地图)上边还有一个‘助老打车’，这个更方便，直接说话就可以打车了”(访谈对象 A4) 

“我出去搞(老年)活动，他们，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嘛，都是年轻人就教我，就是微信上发信息嘛，结果我这个就

懂得起了撒，我每天走了路之后我还要看走了多少步这些。逐步就开始自己摸索了嘛。有一部分(功能)是自己摸索的，

有一部分是别人教我的。”(访谈对象 A12) 

5.2. 老年人数字需求类型划分 

根据老年人掌握数字技能的必要性和对数字技能的态度两个维度，可以将老年人数字需求划分为主

动型需求、探索型需求、勉强型需求、渐退型需求四种类型，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Digital requirement types 
表 2. 数字需求类型 

 必要 非必要 

积极 主动型需求 探索型需求 

消极 勉强型需求 渐退型需求 
 

主动型需求是指老年人面对必须掌握的数字技能时，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进行数字技能学习和训练。

这类需求大多出现在低龄老年人中。由于低龄老年人身体条件尚可，还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

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驱动力。 

“好多都是他们(儿女)教我的，主要是慢慢学、慢慢用，慢慢说还是可以。像你们年轻人也要教撒，我们去买菜，

那些老板就教我们撒，怎么扫码、怎么把我的社保卡弄在手机上，保险的很，免得你背着包包掉了(丢了)。”(访谈

对象 A1) 

探索型需求是指老年人在面对一些非必要的数字技能时，仍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学习、摸索和提升。

这类需求主要出现在对自我实现的需求更为强烈的老年群体中。具有探索型数字需求的老年人大多接受

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身体条件基本可以支持其独立操作智能终端设备；并且这类老年人普遍拥有较

广泛的社会关系，当他们想要掌握一项非必要的数字技能时，能从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许多帮助。 

“我用手机首先就要学会照相，我喜欢照相，照了给别人发过去。我喜欢出去旅游撒，我昨天还拍了很多照片

给我侄女发过去，我侄女说我越长越年轻了。我喜欢照相得很，特别喜欢照相，又喜欢发，到处给别人发过去。我

朋友也多得很，给朋友啊、亲戚啊侄儿侄女啊这些发过去。”(访谈对象 A12) 

“他们(儿孙)给我下载起了之后自己去摸索嘛，我要(在抖音上)做些什么任务自己去摸索嘛。我眼睛可以，我看

得到(手机上)字，看得清楚，听也听得到。我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就是说他们(儿孙)帮我下载好第一个(手机软件)

之后，之后的第二个第三个(手机软件)就自己晓得了撒。”(访谈对象 A10) 

勉强型需求是指老年人面对必须掌握的数字技能时，以消极的态度勉强地进行数字技能学习和训练。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43


袁满 
 

 

DOI: 10.12677/sd.2024.142043 347 可持续发展 
 

这类需求的产生可以归结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对传统方式的冲击。当传统的、线下的交互方式被数字科技

所排斥，尤其是在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社会服务等领域，老年人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

式和获得路径去争取相应的社会资源，从而“被迫”的学习数字技能，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具有勉强

型需求的老年人同样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数字产品的操作能力，只是个人学习意愿并不强烈。 

“去医院看病就要用手机挂号撒，不然直接去医院根本挂不到(号)，别人都在手机上挂(号)完了，排都排不上。

现在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啥子都不会，跟不上时代了，被时代抛弃了，总要学一些嘛。”(访谈对象 A9) 

渐退型需求是指老年人在面对一些非必要的数字技能时，态度消极，对任何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都

不关心、不了解、不感兴趣。这类需求大多出现在高龄老年人中。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日趋下行，现

实客观因素导致他们无法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所以他们的数字需求呈现渐退趋势，并且将趋近于无数

字需求状态。另外，从未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由于缺乏正常阅读的能力，所以渐退型需求也很有可能出

现在这类老年群体中。 

“我不怎么看得清楚(智能)手机上面的字，看不清楚，就是一团黑影影，记性也不好。娃儿教我我也不愿意学，

不想学，太麻烦了。一个是麻烦，二个是记性不好。”(访谈对象 A8) 

“那些(指智能手机)用不来，用不清楚，不想用那些(指智能手机)。不晓得可以用来做啥子，我就乱按，按一会

儿就丢了(指放下手机)就不按了。有啥子按啥子，我对这些(指智能手机)没得兴趣的。我看得见手机上的字，眼睛还

勉强可以嘛，但是我认不到字，一辈子的文盲哦。”(访谈对象 A11) 

6. 以需求为导向的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6.1. 以老年人数字需求为基础提供个性化的数字素养提升服务 

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亟需提升，不能忽略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待问题，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需求是

至关重要的。数字需求不仅反映了老年人的自主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的期望。

由于数字技术的复杂性和老年群体的多样性，为不同数字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是社会资源高

效利用的关键。首先，主动型需求和探索型需求的老年人都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对于使用数字产品和掌

握数字技能也怀揣热情。在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时，可以利用他们自身内在的驱动力，通过组织和举办

各种线下线上交往活动的方式，使他们的主动型、探索精神、对自我成长的需要充分发挥出来，例如拍

照小组、朋友圈小组、抖音视频小组等等。主动型需求和探索型需求的老年人通过聚集学习还可以相互

帮助、相互指点，形成良性循环。其次，勉强型需求的老年人掌握数字技能大多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

的困难，例如医院挂号、外出打车、线上支付等等。由于他们学习数字技能的意愿并不强烈，但迫于现

实不得不学习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因此在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场景、应

用实例来帮助他们掌握相应的数字技能。最后，渐退型需求的老年人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在提升他们的

数字素养上存在巨大的阻碍。对于这类老年人，社会和家人都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尽量让他们

在生活中不会因数字科技而感到困扰。 

6.2. 以老年人数字需求为基础提供针对性的数字技能培养方式 

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需要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协作。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当前提升老年人的数

字素养主要通过各种的数字化课程，例如“‘智慧助老’之玩转智能手机课程”等以老师线下讲授的方

式为老年人普及一些基本的数字产品使用方法。由于智能手机是老年人最普遍、最常接触的数字产品，

此类数字化课程就以讲授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为主，附带一些防范网络诈骗的宣传和引导。提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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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的关键是在数字化课程内容设置方面以老年人的数字需求为导向，针对老年人不同类型的数字

需求展开不同的教学活动。例如对于必要数字技能来说，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与亲人的即时通讯、生活出

行、娱乐消遣等方面，那么数字化课程可以采用大班式教学、线上网络答疑、录视频教程等教学方式帮

助老年人学会使用微信、抖音、快手等应用程序。对于一些非必要的数字技能，也就是老年人进阶式的

数字需求上，例如如何拍照修图、如何发微信朋友圈、如何在微信公众号上听健康养生课等等，数字化

课程就可以采取小班化教学、一对一帮扶等形式尽可能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的数字需求。以老年人数字需

求为基础，才可以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动力和期望，社会给予老年人的各种数字资源和学习资源也能得到

更充分、更高效的利用。 
其次从个人层面来看，后辈子代的帮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直接的习得数字技能、培养数字素养的

方式，这也是目前大多数老年人学习使用数字产品、融入数字社会的途径。后辈的数字素养反哺可以根

据老年人自身的情况而定，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学习期望等，也更能精准把握

老年人的数字需求类型，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提升。总之，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

都要以老年人的实际数字需求为主，提供与老年人更加适配的数字素养提升方式。 

7. 结语 

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身体的衰老和机能器官的退化，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明辨

是非的能力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变化如此之快的数字世界里，老年人跟不上新兴事物变化发

展的节奏，与社会脱节、被数字世界排斥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是当务之急。

老年人拥有良好的数字素养就能在数字社会里享受到与其他社会公民同样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更加便捷高

效的服务和生活品质，这也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本文从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入手，

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了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现状以及老年人数字需求的情况，提出了以老年人数字

需求为基础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策略，呼吁数字化社会要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真正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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